
风的曲调

久违的那缕风

隔开了来世今生

浩浩荡荡巡视每一棵植物

把心事奏成乐曲

喜鹊不懂烦恼

啄木鸟清晨在屋檐上撒欢

我的头发飘起来

我的丝巾飘起来

我的脚步飘起来

第一场春雨没有带来惊鸿

嬉戏打闹的时光

敲响曾经的心动

雪花滋养的泥土里

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栽种了昨天

繁衍着明天

所有的种子都在蠢蠢欲动

翩翩起舞的风

以喜剧的方式

吹开了我心灵的死穴

去年种植的玫瑰苗

经历了无数次飓风刮骨

雪花滋养的血脉健康饱满

花蕾掩不住笑意

风的曲调在昭示

万物都在欣欣向荣

若干年后

季节之外

我们一次次相遇

是命运的牵手

还是风从南到北挟裹的梦

经久不衰

穿过峡谷

漂越河流

不经意的挥手

记忆的风信子

都种上了时间的额头

跨越时空的牵念

怀想的痛连绵不绝

演绎着生生不息

定格生命的万千种姿态

仿佛故乡流水

仿佛石径载满古风历历

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时间

飘然而至

悬于空中的往事漫卷云烟

擦肩而过的麻雀依然叫得那么欢

凝望喜鹊站立的古道

欲望的羽翼

托起童年的梦幻

我们都是旅人

血肉之躯和意念的不朽

季节的歌声此起彼伏

春天的花朵秋天的玉米

都在以昂扬的姿态不断抵达

作为过客

我们有什么理由

相忘于江湖

奔腾呼啸的战马

抒写了浩瀚战场上壮美的终结

飞流的瀑布

凝固成激昂的图腾

追索的过程

催化了细胞无数种怒放的形式

生命的交响荡气回肠

某个时刻我知道所有的过往

都有它命定的主题

内心波澜低吟浅唱

若干年后

所有的青枝绿叶

都承载了无边的骄傲

宿命的尘埃里

有一粒种子

是我曾经的所有

时光故事

桃花林迷醉双眼的时光

瞬间走远

毛桃在五月的春风里

已经长成了姑娘

曾经的三月桃之夭夭

曾经的娇艳

五月里写出了新的骄傲

在迎风而立的路口

波涛拍打着我的梦

海鸥轻叫着在我的头顶盘旋

我什么时候成为了游子

在浪花多情处不肯回头

一声呐喊

一束波光

在雾气缭绕的另一个时段

海鸥带着我一起飞

红色的

蓝色的

绿色的

一簇簇火焰

一直跳跃

一直燃烧

无边的旷野写满妖娆

我的梦想无边

我知道

不管时光如何轮回

相遇的莲花池里有我最美的写照

把往事装订成册

给你时间装扮后的壮观

一望无际的平川

一望无际的大海

还有很多理由让我眷恋

来吧 干杯

多久了 混合着花香的微风

是最好的奢侈品

怒放的玫瑰

召唤着爱情

明媚的阳光洗净尘埃

在荒诞剧的背后

黑色幽默无法轻描淡写

危机四伏还有剑戟

不断变换台词还有剧情

艺术规律出其不意

大手笔变幻莫测

化腐朽为神奇

今天清晨

听一曲美妙的音乐

排箫金曲《秋日玫瑰》

时间的隔阂一笔勾销

来吧 干杯

溽热的仲夏，回家的乐趣
就是打开空调，享受清凉惬意。

父亲关停空调，他笑着说，
看看这个——我这才发现，他
手里拿着一片大叶子，暗绿，扇
形，70厘米长，50厘米宽，
布满褶皱。

我虽有些诧异，但确
曾相识。父亲语调悠长，
说道，这是蒲葵叶子，是用
来制作蒲扇的，是夏天祛
暑的必备之物。说着，父
亲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
做好的蒲扇，比原蒲叶小
了两圈，周边已被修剪掉，
褶皱也已大体拉平，蒲葵
原叶包边，很工巧。我持
扇在手，一扇扇下去，顿觉周身
凉爽，不由心生感叹：一晃已十
多年未用此物，这确是我童年
印象中的蒲扇。

这蒲扇比普通纸扇要大得
多，样貌古拙，自带清香。蒲扇
总与成长相伴，扇走了岁月，却
扇不走童真童趣，扇不走永驻
心田的亲情。瞬间，这蒲扇将
我的思绪拉回到那年那月——

儿时，暑假时多是住在姥姥
家，最爱吃姥姥做的早餐——馒
头片夹荷包蛋。可别小看这道
早餐，馒头片必须切得薄、煎得
脆，荷包蛋蛋黄不破，两面焦
黄。最独特的是搭配姥姥特制
的肉炸酱，肉块较大，别有风
味，肉酱单吃口感不咸不淡，难
以忘却。姥姥用蒲扇为我们扇
凉，许多情景像一幅幅图画浮
现在眼前。

姥姥家有一个一人高的水
缸，简直就是天然的冰箱，西瓜
半沉半浮在水面上，泡上一小
时后再吃，拔凉拔凉那叫个爽
口。但我总觉得更解暑的，还
是姥姥那把驱热避暑的蒲扇。

手攥姥姥给的5角钱，一听
到推车商贩“卖冰糕”的吆喝，小
巷里的小伙伴们就会不约而同
地一拥而上……躺在家门口的
竹椅上，吃着奶油雪糕，喝着玻

璃瓶的汽水，小雀般叽叽喳喳，
成群结队的幻想挤满心房。

每天上午，我爱和小伙伴们
去河边玩，答应了姥姥注意安全
不下水，便飞也似的跑走了。那
时候，最大的期待是“打水漂”，
看谁的瓦片能跳得更远，跳出的
次数能更多；也会拿着心爱的玻
璃球，绿色、蓝色、花色的，和小
朋友们趴在地上，大比一场。比
在兴头时，姥姥已趋步赶到，催
促我快回家吃午饭。

姥姥家里有一个大铝盆，太
阳下晒一天，水温适中，洗澡正
好。她会在水盆里洒上两滴花
露水，还轻摇蒲扇驱开小飞虫。
记得一天晚上洗澡后，我抓了二
十多只蚂蚱，和七八岁的妹妹打
了一架，一不留神，被妹妹抢走
蚂蚱罐，踩死了全部蚂蚱。姥姥
手持蒲扇，安慰嚎哭不停的我，
假装挥手打妹妹，然后眨眼示意
妹妹快离开……

姥姥哄我躺在凉席上，她坐
在一旁，那把老蒲扇如影随形，
边扇边说：“宝，快睡吧。”伴着蒲
扇清凉，我很快进入梦乡。梦境

中，姥姥带我漫游从未去过的地
方，那里阵阵异香，有我从未见过
的景象。

抚今追昔，端详这把扇子，似
乎和二十多年前的扇子一般无

二，轻扇下去，依然清新凉爽，
然而却是“无情岁月增中减”，
奈何人去物非，时移世易。我
凝神怀念姥姥扇着老蒲扇，话
语绵长，在清凉中对我的种种
教诲，最深刻的当是如何宽容
待人，听得进逆耳的话，多学
习别人长处……感念她真是
没有上过学的文化人。

还记得，姥姥多次深情
怀念胜芳老家和亲人，娓娓
述说当地把白洋淀叫西淀，

胜芳也是水乡，叫东淀。津津乐
道那里的荷花、菱角、莲藕和蹿出
水面的大鲤鱼，夸耀当年水产品
有多么丰饶，还有南腔北调做买
卖的，姥姥最动情的是述说那里
的风物人情、家道兴衰，环绕胜芳
古镇的碧波清流，蛙鼓如潮，水产
取之不竭……

姥姥平实无华的语言，给予
我美的愉悦和想象。她告诉我，
胜芳古镇建筑多是合瓦房，与别
处的不一样。当年拍摄《小兵张
嘎》电影，选入很多取景地，家乡
的花会让全国叫绝……她轻摇着
那把古旧的老蒲扇，魔法般带我
穿越时空，感受尘封的岁月。

我聆听着或缠绵、或激越的
思亲音乐，妈妈随口一问：“想吃
什么？”

我脱口而出：“馒头片夹荷包蛋。”
妈妈转身进入厨房忙活，不

一会儿便做好了。
吃上一口，思维恍若瞬间凝

固，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我多想
知道，此时，姥姥在多维空间的
哪一处，多想再听她讲述难忘的
往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多次到访过澳
大利亚，但大多都是短时间的商务考察和学
习培训，因此每次都是来去匆匆。退休后，
再次来到澳大利亚，有了大把的时间，所以
我便来了个近距离、长时间的深度游。由于
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布里斯班、凯恩斯等
地去过多次，故此次重点放在始终没去过的
西澳大利亚。

在西澳大利亚的十天里，我们先后游历
了波浪岩、罗特尼斯岛、粉红湖、尖峰石阵、
自然之窗等十几处西澳著名景点，可谓美景
繁多，美不胜收，大开眼界。但我印象最深
的，还是波浪岩、尖峰石阵、自然之窗，这些
保护极好的自然景观。

波浪岩距离西澳大利亚
首府珀斯335公里，是一块
巨大的天然花岗岩石，露出
地面部分高约 15 米，长约
110米，岩石上布满一条条
黑色、黄色、灰色、红褐色条
纹，在金色阳光的照射下，艳
丽非凡。波浪岩就像一波翻
卷而来的滔天巨浪，高高掀
起后瞬间便被定格在半空之
中。波浪岩的形状与名称，
可谓名副其实，还被戏称为
澳大利亚最长且距离海洋最
远的波浪。当下，虽然它是
独自屹立在荒凉的原野之
上，但大约在27亿年前，则
是深埋于地下的，随着漫长
岁月的流逝，在沙漠强劲的
风沙侵蚀下，才使这一自然
瑰宝浮出地表，经受风雨冲
刷及早晚强烈的温差，逐渐
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由于波浪岩藏身于偏远的沙漠深处，这
一巍然屹立的巨人，只能长年悄声无息地在
茫茫沙漠中，独自忍受着孤独与寂寞。直到
1963年，一位名为JoyHodges的摄影师，在
一次探险旅行中，发现了波浪岩，并拍下珍
贵的照片。随后，他用这张照片参加纽约国
际摄影大赛，荣获了大奖，《国家地理》杂志
还将此照片选作封面。波浪岩一下子誉满
全球，成为西澳大利亚的旅游胜地，每年都
吸引大批欧美观光客慕名而来，一睹波浪岩
的壮丽景观，但中国游客很少。在波浪岩，
我还遇到一件奇事儿，就是景区虽地处黄沙
大漠，又远离居民区，根本不存在脏乱差等
卫生问题，但苍蝇却是巨多。在这里才真正
体会到，什么叫做苍蝇扑面而来。这些苍蝇
落在人的脸上，连眼睛都睁不开，想要拍个
照都非常困难，还得有人帮着轰赶苍蝇，这
应该也是个奇观吧。

澳大利亚很多地质奇观，都是沧海桑
田的传奇。除了波浪岩，还有一个地方同
样让我感到震撼和兴奋不已，那就是尖峰
石阵。尖峰石阵坐落在南邦国家公园一片
无边无际的沙海中，辽阔无垠的沙原上寸
草不生，没有一点绿色的点缀，只有数以千
计、高达5米的石灰岩尖塔式石笋，遍布在
广袤的沙漠之中，形成独特的景观。我站
在一个稍高的沙丘上，眺望耸立在一望无
际沙漠中的奇形怪状的石柱，深切感恩大
自然赐予地球人如此美景。在尖峰石阵，
炎热的太阳逞着淫威，将火焰般的光芒射
向大地，仿佛是要把石阵里的沙丘、沙岗、
沙漠等完全熔化，化成赤黄色的岩浆。再
观那骄阳似火下傲然屹立的石柱，在赤日
炎炎似火烧的恶劣条件下，竟然岿然不

动。作为沙漠的忠诚卫士，它们不惧烈日的
炙烤，个个充满生命活力，刚强无比，坚韧不
拔，无所畏惧。这一阵势，又犹如古战场上千
军万马的阵仗，显得那么气势磅礴，动人心
魄，尖峰石阵也因此而得名。

尖峰石阵景观的来历，可追溯到太古时
代。那时尖峰石阵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茂
密的原始森林，随着日月更替，这片原始森林
在地壳运动过程中，沉入茫茫大海，并被沙石
掩埋，树根和树桩在特定条件下，逐步矿化成
石。当下一个沧海桑田轮回时，这片原始森
林再次浮出水面，重新形成陆地，但当年的森
林树木，早已成为化石，这些保存下来的奇异
活化石，历经风雨、阳光的自然侵蚀，裹在树

化石上的沙石逐渐剥离，剩下
的矿化树桩，则耸立在这片金
黄色的沙漠之上，形成当下的
地质奇观。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是
让人感到这么惊奇和诧异。看
了地面上的奇观，山上的美景
也得欣赏，西澳大利亚卡尔巴
里国家公园的自然之窗，又是
一番风景。那是一扇天然打造
的红褐色的岩石拱门，岩石经
过长时间风化，在中间现出一
个空洞，有如相框，更像一扇窗
户，天石一线令人叹为观止。
自然之窗的造型，是大自然的
杰作，来到自然之窗面前，一下
子便让我心旷神怡，真正见识
了什么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站在石窗前，不仅可以欣赏整
个大峡谷的险峻全貌，还可以
饱览默奇森河大回环的壮丽景

色。自然之窗在太阳的折射下，层层叠叠的
赤红色岩石躯体表露无遗，是那么绮丽迷人，
要想登上自然之窗，必须得爬近五百多米的
峻峭陡坡。我平时因腿关节不好，很少走长
路，连更爬不了山的夫人，看到如此绚丽景
色也怦然心动，毅然决然地跟着大家爬了上
来，让本来就晕高、自顾不暇的我，好不担心。

为了一睹这美妙奇景，真的顾不了许
多。登上自然之窗后，我激动得肾上腺激素
飙升，根本不再顾忌什么晕高不晕高，举起相
机就是一通狂拍，那叫一个过瘾。当时有一
个十七八岁的外国女孩，为了留下美好瞬间，
在类似相框的狭小空间里，选择最佳留影位
置时，头部不小心碰到岩石，顿时血流满面。
朋友立刻将她搀扶下去处理伤口，但没过几
分钟，她又回到窗口处，继续让朋友为她拍照
留念，虽然脑门儿上多了个创可贴，但一点儿
也不影响她追逐美的心情，更不失自己的活
泼可爱，关键是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
会，一切都值得！

自然之窗每年吸引来的世界游客，多达
数万人。当白天送走喧嚣的游客，夜幕降临，
自然之窗则变成真正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他
们将自然之窗设计为星空之窗，让满天繁星
与南天河与其相伴，景色更为震撼！

澳大利亚之行，一路走来，让我这个曾在
文物保护单位工作过的人，深有感触。不得
不承认，澳大利亚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得确实
很好。这些景点虽然世界闻名，但没有一点
过度开发和商业化的味道，让人觉得是那么
朴实无华。景点周边方圆十公里之内，根本
看不到一处人造的商业设施，只有供游客方
便的洗手间、停车场以及简易售票场所，保证
游客看到的景点，必是原汁原貌和天然一体，
这一点非常值得点赞！

年过半百，人很容易往回看。这一看，许多走了
的亲人们，就不经意间前来拜望。今天说起的这两
位老人，都是我曾经最亲的人。母亲的姑姑嫁到了
一个叫北冲的地方，我们这一辈称她为“小姑家”，而
母亲的姑父，我们称之为“大姑家”。

从我们村到姑家家，要翻越好几座大山。单程
就要十里地。我小时不明白小姑家为什么要嫁那么
远，每回去拜年走亲，翻那几座大山就不容易，而且
路也很不好走。我曾在无数个梦里翻越过，醒来，从
家里出发，要过多少座山、翻多少道梁，甚至哪个路
段最危险，记忆中还一清二楚。

按我们那里的说法，“一代亲二代表三代走掉
了”，我母亲作为嫁出去的姑娘，早就可以不来往了，
但我从小便强烈地感觉到，小姑家是母亲的知音，因
为两个人只要坐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才渐渐知道，两个人都是苦命人啊。我
母亲嫁到我们家族，顶着阶级成分的帽子；而
我小姑家嫁到大姑家家里，也一样是帽子很
沉重。但大姑家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曾
是老师，性格又好，所以处处受人敬重。

大姑家、小姑家对我们很好，在缺衣少食
的年代，只要我们随着大人去走亲戚，他们招
待我们时，那是家里有啥就做啥、吃啥和拿
啥。两个慈善的老人，与世无争，吃亏是福，
在他们北冲也很有威信，受人敬重。大姑家
的书教得好，一般人都喊他“李老师”，他总是
不急不忙，笑着答应。他们有二儿一女，直到
现在，我与他们的子女及其子女的子女，仍然
还有往来。

大姑家离我们太远，小时我们不敢走那么远的
山路，除非有大人们陪着。父亲一年到头，也仅是在
逢年过节时，才去看望一下。偶尔，母亲有空时，也
会让我陪着她一起去。那时山上还有狼群与野猪出
没，翻山越岭的山路，再快也得两个小时左右。母亲
有时害怕。有一年，我上小学放了假，母亲却决定同
意让我去大姑家住一段时间，陪陪两位老人。因为
母亲说，两位老人很想我。我去了之后，见到慈眉善
目的两位老人，很是受宠。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会
做给我吃。更难得的是，小姑家一天要给我煮一个
鸡蛋，说是增加营养。一般都是荷包蛋，用开水煮熟
后，放些红糖，每当那种罕见的甜味入嘴，感觉自己
像是生活在天堂一般。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我
很快就与村子里的小伙伴们玩熟了，大家天天一块
儿下地帮大人干活，比如捡谷，就是生产队的田地里
收割了以后，总有些遗落下来的谷穗，我们一捡就是
一把，然后扎上，再去捡一把，最后一起抱回来，就算
是家里的粮了。我总是捡得最多，老是被小姑家表
扬。我那时调皮，与村子里的孩子经常玩打仗，迅速
与小伙伴们融为一体，让村子自早到晚，总是很热
闹。那时，大姑家的女儿还未出嫁，对我特别好，我
叫她“女香爷”（这是我们老家的称呼，实际就是姨），
因为她与我母亲是一辈的。其实应该叫她姑姑的，
但我们那里习惯于称“爷”，至今乡下还是这样叫。
她每天监督我洗脸、刷牙，稍有偷懒就被抓住了。每
当小姑家把饭做熟后，女香爷就在村子里喊我吃
饭。有一天，她还给了我一个钱包，钱包里装着一角
钱。那是我拥有的第一个钱包。女香爷说：“先给你
的钱包垫个底，以后靠你自己挣了。”

我回来后，那一角钱不知怎么弄丢了，我很伤
心。但那个钱包，我用了好久也不舍得丢。平时，小
姑家与大姑家都很忙，小姑家每天在家里除了做饭，
还得侍弄庄稼，而大姑家在小学教书，只有放学了才
能回家里帮助干点活儿。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没事
时，手里永远拿着一本书。他说话慢条斯理，做事一
丝不苟，我们都很敬重他。哪怕自己做错了事，他也
会选择原谅，但我由此无端地有些怕他，因为做错了
事，虽然不挨打，但他总要教育半天。

我从小对有文化的人有种害怕的感觉，大姑家
就是头一个。尽管如此，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一个

假期的时间很短，我就要回去上学了。听说我要离
开，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哭得很伤心，有好几个还翻山
越岭地来送我。因为不知道从此一去，何时再能相
见——我们从小就懂得了一种质朴的感情，就是丢
了之后，再也找不回来的那种东西。所以当我扬手
与他们说“再见”时，我哭了，小伙伴们哭了，女香爷
也哭了。

从此，我见大姑家与小姑家，一年最多不超过两
次。小姑家回娘家时，要路过我们家。她与大姑家
必须去娘家拜年,也就是每年都要到我母亲的娘家
去。但常常，他们是先去了娘家吃过早饭之后，才在
回家时路过我们家吃个午饭，母亲往往把这一顿饭
看得很重，总是从头天夜里就开始准备，究竟让他们
吃什么。有时，是大姑家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有

时是四个人，包括大姑家的两个儿子一起。无论几
个人来，家里总是特别热闹,因为大姑家和小姑家是
最疼母亲的人。他们会在一起说些温暖的话，彼此
之间是真挚真诚的情感。有时，我甚至发现，母亲与
小姑家在一起，讲着讲着就哭了。我知道，那里面一
定有故事。

果然，母亲告诉我，小姑家嫁给大姑家后，大姑
家家里的成分也不好，经常也是被批斗。大姑家是
个文化人，挨批时从来不说话，而小姑家受不了。她
个子在农村中属于比较高大的，有时突然发起火来，
让那些斗大姑家的人也害怕。她们讲的，还有母亲
与小姑家家族种种令人痛苦的事，让这两个嫁出来
的人，有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气。

我上高中以后，很少在家里待了，只有新春时
节，才会偶尔见到大姑家与小姑家一面。那时，我
的心事全在如何考上大学、跳出农村这上面，对亲
情这些东西，不再像小时那样一分别就哭得死去活
来。话虽如此，但每年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跟着
父亲去大姑家拜年。上初中时去拜年，那些小伙伴
还来看我，但到了高中，我一是去得少，二是即使去
了，村子里的小伙伴们仿佛一下子断了线，因为我
们长大了，小伙伴们多半读完初中就不再读了，在
他们眼里，我将来一定会考上大学，因为成绩好，这
都是小姑家宣传的。所以小伙伴们便不来了，我也
不好意思再到别人家里去，那些纯真的感情说断就
断了。直到今天，我也再没有见到过其中的任何一
个。这就是命运。

高考之后，我踏上了流浪的征程，再后又跑到遥
远的新疆去当了兵，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在外干什
么，她只有把思念的悲伤诉与小姑家了。因为亲人
之中，只有小姑家对她最好、最真诚。等我考上军校
回来，母亲让我必须去给大姑家和小姑家拜年，其实
也有安慰的意思。因为，我们苦了半个世纪的家族，
终于出来一个吃国家饭的人了。我穿着军装，扛着
红牌牌，沿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山路，翻山越岭
再次来到大姑家，他们一见到我都哭了。小姑家
对我讲，我出走的那几年，母亲把眼睛都快哭瞎
了，觉得是家里的条件不好，亏待了我，让我连家
也不要了。所以，母亲的痛苦没人倾诉，就只有
全对小姑家讲了。两个可怜的女人，在一起总是
互相安慰。我在自责无比的同时，问起女香爷，
这才知道她嫁到别的村子里去了。

又是几年过去，我军校毕业留在了城里，从此很
少回去。如果回去，肯定是要去看看两位老人的，这
是母亲的要求，也是我内心的自愿。但随着母亲去
世，我回去的次数更少，就再也没有见过大姑家与小
姑家了。那时，也不知道他们的电话。随着时光的
流逝，又是几年后，先是小姑家，接着是大姑家，相继
离开人世，我从此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

有一年，我做梦梦见了大姑家与小姑家，并想起
了他们的女儿女香爷，问她的电话，亲人们都没有。
父亲说，随着老人们去世，到了三代就是“走掉了”。
大姑家的两个儿子专门到家里来辞客，说亲情仍在，
礼仪就免了。也就是说，从此不再拜年。在我们老
家，不再拜年意味着亲戚不再来往，但大家都把事说
到明处，互相之间都能理解。所以父亲不知道女香爷

的电话也是正常的，嫁出去的姑娘，不再与舅
舅家来往在我们那里是极其正常的事，何况
是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呢？但终于，有一年，
大姑家的孙子有事找到了我，在聊完事后，我
问他姑姑女香爷的电话，他告诉了我一个她
的座机。我把电话打过去，女香爷接了，可能
那时她的生活也不容易，没有说过多的话。
我在电话这边怅然若失，好像当年那种亲情，
一下子无影无踪。因为此时，她已经做了别
人的妻子，甚至还升级为奶奶了。我想了想，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又有一年，大姑家的孙女在广东有点事
找到我，我又问起女香爷，问有没有她的微
信，她说没有。我想，年轻人在外，怎么不与

自己的姑姑来往呀？除了父母亲，姑姑才是最亲最
在乎的人。我让她找找，结果她可能是工作忙，或是
别的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告诉我。今年新春，大姑家
的大儿子的儿子给我打电话拜年，我问起女香爷的
微信。他很快推送了一个给我。我在夜里申请好
友，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通过了，这次，有视频电话
打过来，我一看就是女香爷，因为她长得特别像小姑
家。我们非常高兴地聊了半天，无非是谈过去的事，
以及现在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女香爷也老了，长
得像我童年时看到的小姑家。毕竟，她也是做奶奶
的人了。时光隔了三十年，我们一点也没有生分，聊
得很开心。

结束视频后，我给她转了一千块钱，说是给她拜
年。但她坚决不收，说也没有去看望我的父亲。我
说父亲很好，不需要看望，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她还
是不收。这一天，我正好在单位值班，加之被确认是
新冠无症状感染者，虽然自己不觉得，但去医院一
查，肺部感染还挺严重，连忙去输液。躺在床上，想
到那么多人离开了我们，我顿时格外珍惜活着，珍惜
那些与自己一样还活着的亲人们。

夜里，万籁俱寂，我眼前晃过了一个又一个走了
的亲人，想起他们与她们从前的苦难，想起这个世间
还会有谁记得他们来过？他们的苦与难、悲与乐、哀
与愁，仿佛一股风、一束清烟飘过，仅在这世间留下
了几张黑白照片，我不禁为他们那转眼即逝的人生，
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独。坐在办公室安静的空间，我
抬头向窗外望去，城市繁华的灯火依然，喧嚣的车流
依旧，我为生命的渺小与卑微感到了无边的寂寞。
我在祈祷与祝福，那些走了的亲人们，你们就安心地
走吧，而活着的亲人们，都要认真地生活，因为生命
真的很短暂，时光真的很珍贵。无论你们走与不走，
你们永远在我心头活着，我也永远像过去那样爱着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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